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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张洪刚
本报记者 陈巨慧

今年的6月29日是现代文学史家、朗诵诗人
高兰先生(1909年-1987年)逝世27周年纪念日。抗
战时期，高兰通过朗诵诗号召人们起来保卫国
土，赶走侵略者，被尊称为“钢铁的喉咙”，
是抗战诗歌史上的代表性诗人。在上世纪50年
代的山东大学，他则和冯沅君、陆侃如、萧涤
非、高亨被称为“冯陆高萧”五位名教授。

“叫喊”出来的诗歌

高兰，本名郭德浩，生于1909年10月11日，
黑龙江瑗珲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为接
受新文化、新思想，1921年进入黑龙江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读书。

高兰的学生、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张志甫告诉记者，先生在黑龙江读书
时，就喜欢冰心的诗文。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
国文系后，便师从于冰心。正是冰心严格的治
学精神，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将他引上诗人
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正读大三
的高兰，有家不能归，顺遂心意参加了南下请
愿及抗议活动。高兰原本热衷于晏殊、晏几道
们“花间词”的研读，从南京请愿归来后，他
放下了对“二晏”的研究，在郭绍虞和郑振铎
的指导下，改为研究亡国君主和词人李煜的命
运和作品，借古喻今，撰写了一部《李后主评
传》。在序言中，他坦言，这本书“意借李煜
的亡国之痛激励国人奋起抗日”。

大学毕业后，高兰到北平义勇军指挥部秘
书处工作，正式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他用新
诗宣传抗战救国，与冯乃超、锡金等人一起探
讨诗歌朗诵问题，开始进行创作实践。

“高兰的朗诵诗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
说是叫喊出来的！”张志甫说，1937年卢沟桥
的枪炮声把高兰从迷茫中惊醒，他的诗一改往
日的沉郁而变成愤怒的呐喊，并倡导朗诵诗，
把朗诵诗变成号角，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
歌唱。

1937年10月19日，各地文艺工作者云集武
汉，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著名电影、话
剧演员王莹在纪念大会上朗诵了高兰的诗《我
们的祭礼》。这不但是一首悼念诗，也是一首
动员人民大众起来抗战的鼓动诗。这期间，高
兰的朗诵诗，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下《我的
家在黑龙江》《展开我们的朗诵诗歌》《迎一
九三九》《夜行》《咱们，立下最后的誓言》
等诗篇。

在《我的家在黑龙江》一诗中，他写道：
“就在那山岗！那雪野！那冰川！那高粱红了
的青纱帐！一个，两个，十个，百个，千个，
万个……抬起了头！挺起了胸膛！放下了锄头
犁耙，拿起了所有的刀枪！卷起了沙漠的狂
涛，卷起了雪海的巨浪，燃烧起反抗的野火，
燃烧起争生死的火光！把奴隶的命运，把奴隶
的枷锁，一起都交付给了抵抗！他们流血，他
们死亡！但是他们，父亲死了，儿子补上！丈
夫死了，妻子填上！他们要用血，他们要用
肉，他们要用光荣的创伤，筑起铁壁铜墙，保

卫自己的家乡！”
在《给姑娘们》中，他写下“我们只有誓

死抵抗，希求真正的民族解放”的诗句，鼓励
自己的同胞们，包括那些从未走出过闺房的少
女们，都能够走下绣楼，换上戎装，拿起刀
枪。

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他开始使用“高
兰”这个笔名。“先生的笔名是有来由的。一
天，他写完报告文学《记天照应》，突然望见
墙上挂着的前苏联作家高尔基与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的合影。先生很喜欢这两位大家的作品，
他由此深受启发，从而各取其名字中的一字起
名‘高兰’，以示自勉之情，这是先生第一次
用此笔名。”张志甫说。

1938年2月，高兰的第一部诗集《高兰朗诵
诗集》出版，同年夏天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
《高兰朗诵诗》。

血雨腥风下的朗诵

1938年，武汉失守后，高兰来到重庆。那
时的重庆，弹片横飞、炮火弥漫、血雨腥风。
在高兰等人的倡导下，朗诵诗运动蓬勃开展起
来。诗人们纷纷走上广场、街头、集会、舞
台，用高亢的声音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鼓舞
起群众坚持抗战的斗志。

高兰朗诵自己的作品，也朗诵郭沫若、闻
一多、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的作品，是当时著
名的朗诵家。

高兰的同事、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吴开晋说，抗战期间，高兰最为著名的
一首朗诵诗，是悼念他夭折女儿的《哭亡女苏
菲》。1941年3月，高兰七岁的爱女苏菲(小名小
鱼)患上了疟疾，颠沛流离的他用尽了自己仅有
的家财，也没能救活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含苞
待放的小花蕾夭折了。高兰痛不欲生，含泪把
她葬在重庆歌乐山下。

女儿的不幸离世，让高兰在悲痛之余陷入
深重的思考，女儿的命运不正是那个年代里许

许多多流亡家庭的命运吗？次年春天，在纪念
小女去世一周年时，高兰含泪写下了这首题为
《哭亡女苏菲》的长诗。

“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去年今日，
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今年今日
啊！你的坟头已是绿草凄迷！孩子啊！你使我
在贫穷的日子里，快乐了七年，我感谢你。但
你给我的悲痛是绵绵无绝期呀，我又该向你说
什么呢？……”饱含深情的诗文，细腻而缠绵
地抒发了一个慈爱而无助的父亲对孩子的深切
悼念和愧痛之情，反映出抗战时期，广大人民
群众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

血与泪凝成的诗篇，很快被广为传诵。当
时许多学校的孩子都把这首诗作为诗歌朗诵的
保留节目，每次朗诵时，听众都眼含热泪。高
兰后来曾回忆说，他的朗诵诗中，被朗诵次数
最多的就是《哭亡女苏菲》。在他被约请朗诵
的许多次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中央大学的
朗诵。那次朗诵中，全场人为之泣下，不少人
竟失声恸哭，纷纷上台簇拥着也是泪流满面的
高兰。

还有一次，高兰和诗人光未然一起到北平
师范大学参加文艺集会，应邀在操场上向全校
师生朗诵《哭亡女苏菲》。可朗诵了不到一
半，就因特务捣乱，熄灭了电灯。黑漆漆的操
场上，学生们群情激奋。两名学生手持红烛，
伴在高兰身边，为他提供光亮，直到他朗诵完
毕。

置身山大潜心育人

1951年3月，高兰随华东大学迁到青岛，华
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他便留在山大任
教，先后担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此时，他
写诗不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
和诗歌专题的研究工作中。

尽管身体不好，但高兰上课从不坐着，坚
持站着上课。他常说：“当老师就是要付出，
就是要付出劳动不辞辛苦。学生每天有很多

课，我上课也就一两次，站着上课有何不可？
老师尊重学生，学生就会尊重老师，学生尊重
老师也就是尊重知识。师生互相尊重，就能产
生求知的气氛。”

做起学问来，高兰更是一丝不苟，无一字
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学术态度非常严谨。
吴开晋回忆说：“我是1978年来到山大任教
的，和高兰先生在同一教研室工作。在他的
提议下，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现代诗歌硕士
点，一起教授硕士研究生。他讲授现代诗
歌，我讲授当代诗歌。高兰先生授课时，贯
穿了他古今融会、中西贯通的教学方法，令
人印象深刻。”

身为知名的大学者，高兰却非常谦和，平
易近人，毫无教授、学者的架子。1979年，在
郭沫若逝世一周年之际，张志甫陪同高兰参加
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
著名学者、教授、学术名流云集四川。“当先
生介绍我时这样说道：‘这是山东大学张志甫
老师。’当时我只是山大的一名普通青年教
师，没想到先生会这样介绍我，我感动极
了。”张志甫回忆。

高兰晚年因患糖尿病，腿上有脉管炎，行
动极不方便。可是学生组织诗歌会、朗诵会经
常请他参加，他总是有求必应，应了就一定到
现场。一次，山大中文系组织诗歌朗诵会请高
兰参加，那天外面下着大雨，考虑先生的身体
状况，张志甫建议高兰天气不好就别去了。可
高兰说：“答应了的事，怎么会不去呢？学生
有要求，要尽力去满足，天不好我们就早点走
吧！”张志甫只好搀着高兰到达会场。“那时
学生们只要见见先生就很满足，可是先生总要
朗诵一段，尽量满足学生。”

高兰酷爱京剧，上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在
青岛时，他就组织起爱好京剧的师生，在办公
楼地下室拉京胡，敲锣打鼓唱京剧。他能唱老
生、花脸两个行当，也经常参加学生们的京剧
活动。“主任驾到”，他就唱一段《王佐断
臂》和《铡美案》，一招一式颇有范儿。有时

他还辅导同学学一些戏剧知识，为此还曾带同
学去看“茂腔戏”。有著名京剧演员到青岛演
出时，他也会带领学生一起去看。1954年，高
兰同山大师生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共同出演了
京剧《苏三起解》，广受师生欢迎。

高兰对京剧有浓郁的感情。晚年住院时，
他的病房窗台上就摆着他与著名女花脸齐啸云
的合影。

“我的家在黑龙江”

时代风云变幻，高兰的人生也随着时代经
历了若干次跌宕起伏。1957年“反右”运动
中，高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打入冷
宫。不能教学，不能再朗诵诗，也不再敢说
话。1966年，他在“文革”中被抄家、关牛
棚，受到严重冲击。

据吴开晋回忆，“文革”结束之后，他调
入山大中文系后，与高兰时常谈心。谈起“反
右”和“文革”中所受的苦难时，先生比较沉
默，既不诉苦，也不怨恨，总是很宽厚、很平
静、很简单地说过去的事情。说到自己劳动改
造的日子，他也是总说别人的好话，“实际
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们对我都很不错的，
有位老贫农看我热爱毛主席诗词，劳动又肯卖
力，就对我说：‘老高，好好干吧，干好了我
提拔你当贫下中农！’听了这话我都流泪
了……。”

“高兰先生谈到抗战时期，说看到共产党
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史实，就渴望加入共
产党，但未能实现。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不
同了，许多事情都想清楚了，我还能不能在晚
年争取入党呢？’我把先生的愿望深深记在了
心里，如实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校系二级领导
格外重视。我把组织上欢迎他入党的态度转告
给他，他欣喜异常。”1982年，73岁高龄的高
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却了一辈子的夙愿。
在入党的当日，他激动地写下了《入伍吟》：
“莫道桑榆晚，发白心愈坚。有幸终入伍，矢
志效春蚕。”

晚年生活中，高兰对诗歌朗诵仍然念念不
忘，抱病重编了《高兰朗诵诗选》《诗的朗诵
与朗诵的诗》两部书。

张志甫说：“1987年，先生的糖尿病已到
晚期，一天抱着被子从病床上掉了下来，我赶
紧扶起，‘先生您怎么了？’‘我去校对我的
书稿去！’为此，我跑出病房大哭了一场，我
知道这是先生的遗愿，我和中文系的同事想尽
办法将《高兰朗诵诗选》样本从印刷厂取来，
送到先生手上时，他虽已不能说话，但双唇还
在吃力地颤动着，接过书静静放在自己身
旁。”

6月29日，一代朗诵诗人高兰离开人世，享
年78岁。在整理先生遗容的时候，张志甫将
《高兰朗诵诗选》样本书，装进了他的口袋。
四个月后，《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由山东大
学出版社出版。

然而，令张志甫遗憾的是，自1931年“九·一
八”事变后，高兰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我的家在兴安岭之阳，在黑龙江的岸
上！江北是那辽阔而自由的西伯利亚，江南便
是我生长的家乡。”高兰在《我的家在黑龙
江》一诗中写下黑龙江一年四季的壮美风光，
散发着黑龙江大地泥土的芳香，把家乡写得十
分迷人、可爱。他无时无刻不眷恋着自己的故
乡，尤其在晚年，这种思乡之情更强烈。

张志甫说：“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想回
老家看看的想法，我曾经承诺，在先生身体允
许的情况下，一定陪先生回家，满足他的愿
望。有一年我和先生曾任教的黑龙江大学取得
联系，提议在黑河召开高兰诗歌讨论会，黑龙
江大学积极支持，并希望高兰先生到会，为他
回家乡创造条件。但由于健康原因，先生回故
乡看看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他是抗战时期著名的诗人、朗诵家，通过朗诵诗号召民众起来保卫国土；他又是上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五位名教授之一。

高兰：“钢铁的喉咙”向侵略者怒吼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臧德三 王伟勋

临沂城北20多公里外有山，名“茶山”，山体
由红杂石、石灰石构成。此山海拔虽不高，仅
227 . 1米，四周绵亘1平方公里，却在沂河西岸的平
地上孤峰秀出，南为桃花岭，孝河源出于此。

沿茶山往西北纵横，是尖子山，它们共同组
成茶山一脉，是蒙山山脉的最南端一环。茶山东
麓为诸葛城，是汉时临沂城所在地。南面是一望
无垠的平川，十里地外的孝友村是王祥故里。茶
山自古有“临沂镇山”之称，保一城安宁，还镇住
了贪欲。

二郎神鞋中两堆土

“日下众烟横，晚风诸葛城。客怀因乱减，村
径绕林成。断岸依山静，寒流抱郭明。天涯滞行
役，莫问二疏名。”清代诗人、博山人赵执信从老
家南下时，路过茶山一带，以景抒情，写就自己舟
车劳顿中，怀才不遇的感慨。

千古文人侠客梦，古来材大难为用。赵执信
郁郁地从茶山下、沂河畔策驴而行，寻访江南友
人，而当地百姓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时间的洪
流中衍生出另类的“文学”。

就拿茶山、尖子山这一脉的得名来说，就
颇具喜剧色彩。据无梁殿村82岁的老人胡玉生
介绍，茶山一带自古就有传说：古时，天上有
10个太阳，酷暑难耐，民不聊生。二郎神勇敢
地担起拯救众生的重担，他神通广大，法力无
边，用一根麻杆挑起两座大山，想把太阳压在
大山底下。

他一路担重若轻，行至茶山一带时，遇一洗
衣农妇。那农妇见二郎神用一根麻杆便能挑起两
座大山，甚是惊讶，脱口而出“麻杆这么细，还不
给压折了？”话音刚落，麻杆果真从中间一折为

二。二郎神无论如何使劲也挑不动，便骂那农妇
为“毒舌妇”。

骂累的二郎神，脱掉鞋子往地上一磕，倒掉
鞋中土石。两只鞋倒出的土石，便是茶山和尖子
山，两山上的石头甚是圆滑，据说是被二郎神的
脚磨滑的。

有着二郎神相似遭遇的，还有住在茶山之阴
山洞里的王敖。王敖名头小，不为众人知，但他嫡
亲兄弟王禅则誉满天下。王禅神通广大，道业宏
深，还收了两个徒弟：孙膑和庞涓。

兄弟二人性格不同，王敖生性好静，不喜武
功，见茶山是个风水宝地，便在此修行。性情懒惰
的王敖，身上生了很多虱子，痒得实在是受不了
了他才捉。

而恰恰是捉虱子这样的小事让他出走茶山。
一日王敖正在捉虱子，忽闻一男童哭泣，其母一
旁说：“再哭我就让王敖捉虱子来咬你。”王敖一
想，连一个普通农妇都知道我的行踪，还有什么
劲头一心修炼，便离开茶山，云游四海。

贪得无厌一场空

“茶山”得名自然离不开“茶”。相传，二郎神
磕下的土石成山后，便有老和尚在山腰上建庙。
老和尚养了一群鸡，却久久不见鸡蛋。后来发现，
竟然有一条大蛇，经常来偷吃鸡蛋。老和尚遂在
山上找了些鸡蛋模样的石头，放在鸡窝里。

等蛇吃掉后，尾随其后，看它如何消化石头。
惊异的事情随之发生，大蛇在一棵茶叶树上蹭来
蹭去，竟然连石头都消化掉了。老和尚发现，这棵
茶树所产茶叶有助消化，所以山由此得名“茶
山”。

还有一种说法，也可合理解释“茶山”一词的
由来。山腰寺中僧侣众多，寺院门外有棵茶树。此
树甚奇，叶碧如翠，凝绿欲滴。摘下炒干泡茶，香
气弥漫整座寺庙。此茶还可生津止渴，饮后余香
满口，冲泡数次其香不减。

一次，夏天暴雨，沂河涨水，庙里僧人们皆逃

往各处。一位老和尚忽然忆起寺中梁头上还遗有
一包茶叶。望着涛涛咆哮的洪水，闻着洪水中散
发出来的似曾相识的清香，僧人们才猛地忆起：
那不是寺前茶叶的清香吗？

“原来这是山洪冲倒了寺庙，那包梁头上的
茶叶浸在洪水中，把无情的洪水变成茶水。山也
因此得名啦！”胡玉生笑着解释道。

古老的传说一直在延续，有神秘，有荒诞，更
多的是教人做人。这段传说的主角还是寺庙里的
老和尚。山腰寺庙西有一泉：澄金泉。僧侣日常饮
用之水皆汲于此，泉水顺坡而下，清澈甘冽，潺潺
不绝。

传说老和尚在泉边小憩时，无意中见泉口闪
闪发光，用手去捞，竟是些豆粒大小的金子。老和
尚欣喜若狂，隔几日去捞，所得完全可供众僧生
活所需。

可时间一久，老和尚定力不足，贪念忽起，便
命人用锤钻把泉口凿得碗口大。孰料适得其反，
金子不见增多，反而再也不澄。老和尚懊悔不已，
抑郁多时，一命呜呼。

据胡玉生介绍，澄金泉在十多年前，被开采
矿山的人炸得荡然无存，“听说他们炸澄金泉时
非常矛盾，既想炸出一座金库，又怕炸怒了山神
爷。最后山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他们的发财梦
随着一声炮响也垮塌了。”

三皇姑设计斩李小

贪婪的传说仍在扩展。在尖子山南麓的李小
寨遗址上，上艾崮村退休教授郑俊友讲述了一段
似有却无的传说。

唐朝时，李小在此筑寨为王，无恶不作。李小
寨有一处深水汪，里面住着一只“泥鳅精”。“泥鳅
精”附身于李小，取妻安家。因为练就本领，非常
嚣张，还有很大的野心。

一天，有位道士路经此地，正巧碰上李小。道
士便对李小说：“你天生一副龙相，有转运当帝王
的命数。如果机缘巧合，将来有可能会当上皇帝。
但如果操之过急，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平日里就有野心的李小，听了道士的话，立

刻两眼放光，来了精神，急着问：“你说的机缘是
指什么，还请明示。”道士不慌不忙地说：“你看这
汪溏边的垂柳，只要这棵垂柳的枝条自然往下生
长，长到水面时，你就可招兵买马，一举称帝。”

李小回寨后，将此事说与妻子听。妻子一心
想当皇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比这穷山沟简直
是天上地下。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柳枝离水面
越来越接近了，而李小妻子却心急如焚。

着急想当皇后的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
从岸上找来一块小石头，用绳子拴住柳枝，硬把
柳枝拽到了水中。回家后，告诉李小柳枝已经入
水。李小急忙跑去察看，但见柳枝浸水，却没发现
个中破绽。

李小借此招兵买马，占山造反。恰逢薛仁贵
跨海东征，班师回朝，路过沂州，他得知李小无恶
不作，便派兵围剿，李小自然落败。李小寨一带的
村民们则把这一段传说，当成了“欲速不达”“贪
婪必失”的反面教材。

而更让村民们引以为戒的是，“泥鳅精”因此
受到了“千刀万剐”的严重惩罚。在村民的口口相
传中，薛仁贵剿李小久战难胜，唐太宗李世民很
着急，便派其三妹平阳公主前来助战。

平阳公主经过暗中观察，发现李小隔一段时
间就会跳进深水汪，便命人在水面上布满“刀阵”。
刀阵既成，一场厮杀即将展开。“泥鳅精”连忙在水
底作法助阵，不料刚浮出水面就被乱刀刺死。

李小真身逃出水汪，纠结部下在今沙汀峪村
与薛仁贵部发生激战，李小被斩杀。为纪念薛仁
贵之功，村庄改称“杀停峪”，意即斩杀李小、官兵
暂停驻扎之地。后人认为“杀停”二字不祥，遂改
为“沙汀”。

传说的结局很圆满，薛仁贵和三皇姑返回长
安，至于归程的日期，当地百姓也给了一个圆满
的解释。至今，在茶山一带的乡镇村落中，仍然有

“三皇姑正月十六动身返京”一说，视之为“吉
日”。每逢此日，已婚妇女皆回娘家省亲，相沿数
百年不绝。

当地百姓宁愿相信这个传说：在尖子山脚
下有村，名为“上艾崮村”，原名“爱姑
村”，是为纪念“三皇姑”曾到此村“化
缘”，借机打探李小的情报而取。在上艾崮村
东南方，有“东哨”、“西哨”两村，据传当
年薛仁贵大军曾在此设立哨所。

历史总在考证中得以恢复原状，薛仁贵东
征是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那时平阳公主早
已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病逝。可见，传说并
不等于历史，但与历史本身一样，蕴含着各种
素材，在后来者中延续。

古老的传说一直在延续，有神秘，有荒诞，更多的是教人做人。

镇住贪欲的茶山

茶茶 山山

上世纪70年代，高兰夫妇与张志甫(右)在梅园新村合影高兰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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